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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秋季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经过上

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附近，看到前面有位穿米

色风衣的长者徐步前行，头发稀疏花白，背影

清癯挺拔。我赶紧跳下车，叫了声“老师”。

长者回头，我才发现认错了人。他不是我的

老师陈西汀先生，而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孙道临先生。我赶忙改口，恭敬地说道：“您

好，孙道临先生。”他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多少年过去了，那个谦和的笑容，仍深

深印刻在我脑海中。我看过孙道临先生主

演的不少电影，但每每想起他，首先浮现的

还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形象。

永不磨灭的信仰，与永不消
逝的电波同频激荡

1938 年，李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最早

的报务员之一，从延安被派到日寇侵占的上

海，负责中共上海组织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

络工作。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巨大贡献，献出了宝贵生命。 1958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李白烈士为原型，拍

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与同时期同类影片相比，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艺术上更显成熟。人物塑造鲜活

可感，情节发展充满张力，剪辑颇有创意，通

过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电波呼应形成镜头蒙

太奇。导演没有用特殊拍摄视角渲染惊险

场面，也没有刻意加快叙事节奏制造紧张氛

围，从而避免“戏”掩盖了角色的性格塑造。

影片刻画出的有血有肉、生动可感的人

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我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上世纪 80 年代

末。虽没亲历那个时期，但电影的真情实感

实实在在地打动着我。

尤其吸引我的，是电影中的两个角色。

一个是孙道临饰演的共产党员李侠，亲切、

朴实、令人敬仰，雷霆霹雳于前毫不动容。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镇定从容，始终是

那句斩钉截铁的回答：“没有什么可讲的！”

影片最后，他在被捕前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永不磨灭的

信仰，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同频激荡。另一个

吸引我的，是王心刚饰演的姚苇。我从小看

王心刚演的都是正面形象，唯独在这部影片

中演了反面角色。面对日本侵略者，姚苇和

李侠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卑躬屈膝、贪生

怕死，一个则宁死不屈、钢铁意志。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坚定的革命

信仰转化成可亲可感的日常生活、朴素情

感。李侠一家的日常，他们与弄堂邻里的相

处细节，无不流淌着浓浓烟火气。当观众看

到相濡以沫的爱人为革命而坚持，志同道合

的战友为信仰而牺牲，观众的心灵会共振，

情感会共鸣，进而发自内心地敬仰这些革命

前辈。后来，在我将这部电影改编成舞剧剧

本设置生活场景时，这些创作经验，都对我

有很大启示。

改编经典作品，既要一脉相
承，也要融入当代表达

2018 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映

60 周年，上海歌舞团邀请我创作《永不消逝

的电波》的舞剧剧本。一甲子后，“电波”如

何穿透时空，打动今天的观众？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红色经典文

艺作品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作品的主题内

容、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也要善于创新艺术

形式、融入当代表达。要以当下的艺术表现

手法和传播手段，让当下的年轻人无障碍地

接受。唯有如此，经典才会在不断的诠释演

绎中永葆生命力。

随着对经典电影的反复回看和对历史

资料的深入研读，一组数字对比触动了我。

故事原型李白烈士于 1937 年 10 月来到上海

从 事 我 党 地 下 工 作 ，于 1949 年 5 月 7 日 牺

牲，距离上海解放仅剩 20 天。潜伏 12 年，却

牺牲在黎明前的黑夜。12 年与 20 天，多么

令人扼腕痛惜的对比！李白烈士被捕前最

后发出的电报内容是国民党军江防部署计

划，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解放上海

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享受的美好生活，与他

的牺牲息息相关，李白等革命先烈却再也没

机会看到。

那封“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

电报，曾感动无数人。而当时电波的那一头、

接报员苏采青，却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追寻，才

知道当年联络人的名字——李白。2019 年，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类节目《故事里的

中国》中，已白发苍苍的苏采青，终于发出了

一封回电：“李白前辈，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今昔对比，换了人间。基于这样的视

角，舞剧创作需要在电影主题的基础上进行

深化，加入时代性思考。比如，舞剧中孩子

的角色设置。电影中李侠与何兰芬的孩子

有五六岁，而舞剧将其设置为婴儿，在全剧

尾声时诞生。我们希望赋予李侠与兰芬的

孩子更深的寓意，即孩子的呱呱坠地象征着

中国革命的胜利、信仰的传承。

面对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要讲

好革命故事，舞剧创作还必须打开叙事的多

重表现空间。我在剧本中设计了几个电影

没有出现的故事背景。第一，李侠由杂货铺

小老板变为报馆职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上海新闻业快速发展，将故事背景放在此

处，符合当时的历史氛围，几十个人坐在一

个大厅中办公，演员可以在其中完成舞蹈。

第二，设计了一个体现地域风情的上海旗袍

店，将这里设置为一个重要的隐蔽情报联络

点，承载叙事功能。第三，将石库门设置为

李侠夫妇的重要活动场所。

为了营造时而紧张激烈、时而具有弄堂

特色的多变场景，舞美布景设计上采用了有

别于以往固定升降的舞台布景呈现形式，通

过 26 片可移动景片，在电脑编程的统一调

度下，腾挪旋转，配合多媒体投影，逼真地呈

现了全剧的所有场景。

红色经典在一代代人的再创
造与再欣赏中，迸发时代活力

《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

它书写的是人生，表现的是信仰，让观众在

艺术欣赏中产生情感连接。在舞剧创作过

程中，我们常思考，那些前赴后继的革命先

烈，为了什么而牺牲？我想，最具体直接的

动力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他人的下一代、

中国的下一代更好地生活。从这个角度切

入，每位观众都可以代入到李侠与兰芬的角

色中，找到情感共鸣。

作品中的人物，平凡而伟大。比如兰

芬，她投身隐蔽战线工作之初，并没料到会

有那么困难和危险，她也曾有过畏惧。她革

命信仰的确立和坚守，是随着她对李侠感情

的深入而逐步加强的，角色成长轨迹清晰可

辨。不少观众都被男女主角最后诀别的那

段双人舞感动，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操守、情

怀和信念，超越年龄、跨越时代。

至今，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各地已

巡 演 数 百 场 ，许 多 年 轻 人 自 发“二 刷 ”“三

刷”，甚至还出现了追剧的“电波迷”。社会

各界对于这部作品的肯定，是在充满活力的

时代大潮中对艺术守正创新的认同与追求。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团队与

演员，大多是“80 后”“90 后”和“00 后”的年轻

人。创作中，他们深入研读历史档案、体悟

革命先烈的人生信仰和高贵品格，逐渐找到

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共情点和共鸣点。剧组

全体人员走进李白烈士故居，一次次感知

“在场”的精神洗礼和心灵震撼。李侠的扮

演者王佳俊说出了年轻主创们的心声，“每

一次起舞，都是一次致敬。我们带着使命感，

总希望自己对红色文化可以了解更多，总希

望通过不断学习让自己更贴近英雄……”

一些年轻演员在完成作品后，主动提交

了入党申请书。他们将内心的感动转化为

艺术表现，进而感动更多同龄人、更多普通

观众，以新的讲述形式将革命故事种植到这

一代年轻人的心田，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再一次启示

我们，只有满怀创作诚意、经过生活体验、深

刻体悟革命历史后进行的创新表达，文艺作

品才能迸发艺术感染力，更具说服力。

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到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红色电波中潜藏的“精神密

码”从未改变，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经

典正在一代代人的再创造、再欣赏中，迸发

时代活力。

（作者为剧作家、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

艺术总监）

左上图为 1958 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海报，下图分别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晨光曲”群舞、李侠与兰芬双人舞。

制图：蔡华伟

从电影到舞剧，一甲子后—

“电波”的魅力为何穿透时空
罗怀臻

今年是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

诞辰 120 周年。作为唯一兼列前

后“四大须生”的京剧艺术家，他 8
岁入科学戏，20余岁成名，近 60年

的舞台生涯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

的人物形象。他整编排演的《龙凤

呈祥》《群英会·借东风》《四进士》

《赵氏孤儿》等马派名剧享誉菊

坛。他创立的京剧马派艺术独树

一帜，流派影响之大、剧目传播之

广，在京剧界并不多见。

马派艺术之所以流传深远、

影响巨大，源于马连良先生宽阔

的艺术眼界和正确的艺术理念。

他曾先后学习谭鑫培、贾洪林、孙

菊仙、叶春善、余叔岩等诸多戏曲

名家之所长，经过不断琢磨、消

化，逐渐充实到自身的艺术实践中。出科后，他经历了社会和市

场的锤炼，在已得到同行和观众认可的情况下仍未满足，毅然再

次入科回炉深造。“二次入科”这一经历，为他在唱、念、做、打等

各个方面，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马连良先生腹笥渊博。武生戏、老生戏、靠把戏、箭衣戏、王

帽戏、老头戏，样样拿得起；《战宛城》《四郎探母》《石秀探庄》《连

环套》《广泰庄》《珠帘寨》《定军山》，剧剧唱得红。而以“衰派老

生”做工为主的《四进士》《马义救主》《一捧雪》《清风亭》等戏，更

是马先生得心应手、颇受好评的代表剧目。他在舞台上立起的

人物、他的唱腔和念白，直到今天仍被大家津津乐道。马派戏的

表演常常看似轻松随意，实则严谨细致。在自然诙谐的外表下，

招招有范本，处处是规矩，对演员的基本功和表现力有极高要

求。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就曾用“面面俱到”来评价马连良先

生的艺术修为。

马连良先生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京剧老生艺术的改良

和创新。对于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马先生提出：

“戏剧要‘复古’，含义要创新。”这正是他在多年舞台实践中逐渐

形成的艺术创作理念。无论是对老戏的挖掘整理，还是新剧的

创作排演，他都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了台前幕后的每一个环节。

《借东风》是马连良先生在科班时学、演的剧目。在最初的

版本里，这里只是一段不太重要的过场戏，仅有几句简单的散

板。后来马先生听从京剧表演艺术家萧长华先生的建议，借鉴

吸收京剧传统戏《雍凉关》的表现方式，将二黄导板、回龙、原板、

散板一整套唱腔移用过来，填入新词，充实演绎“借东风”的故

事。之后，他不断对其进行丰富、打磨、修改、完善，终于使其成

为京剧舞台上的不朽名段。可以说，《借东风》的创作和改编过

程，就是马先生在艺术上守正创新、开拓精进的缩影。

《十老安刘》是一部大胆新奇的马派代表剧目。全剧有三个

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淮河营》是根据汉调剧本全新创排的，《监

酒令》在京剧老戏的基础上对部分唱腔进行了调整，《盗宗卷》则

维持了骨子老戏的传统风貌。整出戏既富古韵，又含新意。特

别是新编的《淮河营》中，专门为主角蒯彻设计了被戏迷誉为经

典的“此时间不可闹笑话”和“辞别千岁长安转”等唱段。还有与

刘长辩理时大段成套的念白，立体展现这位“舌辩侯”的爱国忧

民和机智灵敏。马先生在演出前还借助了当时流行的唱片技术

为这部新戏“造势”，取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

《赵氏孤儿》是马连良先生晚年创排的集马派艺术之大成的

经典作品。这出戏不仅在唱腔、表演上有诸多突破创新，服装、

造型的设计方面也煞费苦心。比如，过去老生的扮相都是黑网

子打白发鬏，结绳处也用黑绳拴结，方便但不甚合理。马先生早

年就使用白网子配白发鬏的扮法，使头饰颜色更统一、视觉观感

更漂亮，也更接近生活状态。而“说破”一折中的程婴在白发鬏

中间用红绳做结，是马先生追求艺术美的又一发明，据说是由丹

顶鹤头上的一点红引发的灵感。程婴这场戏的扮相是居家状

态，一身素褶，一双白大袜，结蓝腿带，配青色或香色皂鞋，显得

清素、简朴。有了头顶的一抹红色，这个人物的扮相马上就让人

耳目一新、醒目提神了。

马派艺术不仅代表着马连良先生个人的艺术成就，更从一

个侧面展现了京剧乃至中华戏曲的精华。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作为马派艺术传人，我深知传

承责无旁贷，也深感责任重大。

传承马派艺术，首先要学习马连良先生的艺术理念，要有牢固

坚实的基本功、广博深厚的知识积累，更要有踏实认真的学习态

度。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去研究体会前辈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准

确地传承流派的精髓，完整地表达流派的神韵，认真学习、仔细研

磨，学有所本、学有所出。对前辈所留下的资料，要多看版本、多做

比较，追本溯源、去伪存真。

传承马派艺术，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传承马连良先生的创新精

神，提升综合审美素养，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广采博纳、兼收

并蓄。新剧目、新角色的创作要与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和中华戏

曲的欣赏接受习惯相匹配，符合观众审美需求，要与戏曲擅长的表

现方式融合，充分展现本剧种、本流派的长项，在厚积薄发、历久弥

新的实践积累中自然升华出辉煌灿烂的艺术光辉。

（作者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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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革命先驱者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

运动的故事被搬上舞台。

由南方歌舞团创排的民族歌剧《红流

澎湃》，分两幕六场和前后序曲尾声。编剧

从真实史料中提炼歌剧故事，将笔墨着重于

彭湃的日常生活细节，表现英雄成长历程中

的情感与情怀，写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共

产党人。

编剧从歌剧创作规律出发，给彭湃、彭

夫人蔡素屏和彭母周凤、祖父彭藩等角色

设置不同声部。唱词基本依照汉语特有的

四声八调十三辙的声韵格律，写出了角色

身份。

该剧音乐富有民族特色，通篇采用中国

式的旋法节奏、调式调性、和声织体。潮汕

地区特有的渔歌田歌、乡谣俚曲，民间音乐

素材的选取化用，体现出创作者的巧思。彭

湃、素屏的咏叹、重唱包括男声、女声、混声

合唱，突出了民族性、可听性。

女一号素屏的“独白”、素屏和周凤婆媳

的“对话”温婉柔美，男一号汉育（彭湃）的

“独白”、他和农友的“交谈”刚柔兼济。农人

吟唱的《薅草谣》、狱友哼鸣的《国际歌》，也

被作曲家有机结合在一起。

从“起风了”的宏愿，到“哭爷爷”的无尽

悲叹，从“长天里狂飙起”到涌动激情，男高

音的歌声传递着人物丰富充沛的感情。在

杜鸣的音乐书写中，彭湃的人物形象更为可

敬可信。从“看那天上冷月”的沉吟，到“阿

湃何时会还”的焦灼不安，再到“一颗心随你

是眼前天边”的牵挂，女高音的歌声唱出了

角色细腻的心曲。

曾以舞剧《边城》荣获“文华大奖”的国

家一级编导谢晓泳，设计的视觉风格独树一

帜。舞美设计吴天以简约素淡的笔调、服装

设计孙玉玲以浓淡相宜的色彩、灯光设计胡

耀辉以冷暖分明的层次，赋予《红流澎湃》既

有年代感，又具地域风情的显著视觉标识。

歌剧《红流澎湃》唱出生动性和民族性
陈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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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孙道临先生主演
的不少电影，但每每想起他，
首先浮现的还是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形象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过程
中，我们要对作品的主题内
容、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也要
善于创新形式、融入当代表达

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到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红
色电波中潜藏的“精神密码”从
未改变，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图为民族歌剧《红流澎湃》剧照。

南方歌舞团供图

图为京剧《四郎探母》

中，马连良饰演杨延辉。



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去研究体会前辈的艺术
创作和实践，准确地传承流派的精髓，完整地表达流
派的神韵，认真学习、仔细研磨，学有所本、学有所出


